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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爾強 

 

個人簡介 

1937 年生於廣東九江。抗戰時，因家貧被送往保育院。戰後，入讀廣州第二育幼

院。1949 年，二院解散，回到家鄉，後來港加入公會組織。1957 年，回國從事教育工

作。文革後來港定居，並積極參與公益事業。 

 

童年生活 

1938 年 12 月 3 日，日軍侵佔了我家鄉九江。為避戰禍，我家逃往香港西營盤，住

在親戚九姨家裡，一家六口暫居一室。內地其他親戚也陸續逃到她家，九姨家裡一時成

了臨時收容所。1941 年 12 月 25 日，日軍又侵佔了香港，此後香港遭受了三年零八個月

的苦難。日佔時期香港生活苦不堪言，不少人因此要逃離香港。 

 

我們全家在香港暫避了一段時期，生活上不無困擾。得悉已淪陷的九江略為平靜後，

便舉家返回故土。災後的家園，一切盡毀，大部分墟上的店鋪仍緊閉著。父親失業，母

親則做點小買賣，年僅十二歲的姐姐也不得不到工廠當學徒。全家十分彷徨。 

 

入保育院 

在兵荒馬亂的日子裡，母親不想眼看兒子挨飢忍餓，最後將我和哥哥交托給在鄉間

務農的「十家叔」。阿叔把我們和堂兄姐攜帶至九江河畔，再乘坐小舟，把我們四人送

去鄰縣的一間保育院。那時我只有七歲。保育院是一間舊祠堂，四面環山，草林滿目，

環境頗差。來自各地的百多個小孩在那裡擠在一起，食的是糙米稀粥，睡的是禾草地墊。

因天氣較潮濕，那裡的環境衛生很差，又缺乏醫藥。很多兒童染上疾病，大部分患的是

腳腫、痢疾或傷寒。由於營養不足，每月都有兒童不幸病死。我目睹院方用麻包或草蓆

把死去的小童捲起來，再送到附近的小山丘埋葬。憶想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裡，無數兒童

都在生死邊緣上掙扎。 

 

1945 年 8 月，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在全國上下萬民歡慶的時候，母親希望兒子歸

來團聚，因而催促阿叔到保育院把我們接回家。大家希望往後的日子會逐步好轉，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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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有所改善，可是八年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創傷，仍未能痊癒，老百姓的生活仍在水

深火熱之中，戰後大批苦難兒童仍須等候國家和社會的安排和救援。1945 年 12 月，也

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四個月，父親因無錢醫病病逝。他去世後，我們亦無錢收殮，我和

母親天濛亮將父親死後蓋著的兩張毛氊拿到鎮上市場變賣，並找人湊了些錢，才可把父

親收殮，草草地抬到山邊埋葬。往事如煙，可是有些往事並非一去不返。雖然摸不到，

但那些童年留下的往事卻深入腦際，永遠難以忘懷。 

 

育幼院 

父親去世後，我和哥哥及同鄉共六個小孩子，經外公介紹，獲家鄉九江慈善機構「九

江萬善堂」的人，送到廣州市河南鳳凰新村的「社會部廣東第二育幼院」，當時人們稱

它為孤兒院。第二育幼院的前身是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二院，院主任是李耀錝，院長是李

漢魂將軍夫人吳菊芳女士。她於抗日戰爭期間創辦了兒童教養院，共有七個分院，還有

兩間小學和三間中學。第二分院原設在曲江連縣龍咀，於抗日戰爭勝利後逐漸遷回廣州，

同時改屬中央社會部管理。那時兒童教養院改稱為育幼院。 

 

在我院相距幾百米處，還設有一院和三院，但我們二院兒童人數最多，規模較大，

設備亦比兩院好。數百兒童按年齡大小分佈於六幢磚瓦房宿舍，其中女孩子佔一幢，每

幢宿舍可容納百多人。室內四周和中間都是固定的上、下層碌架床，每層住兩人，上下

共住四人。當時以兩人為一鋪，老師則在宿舍兩端的板間房裡作息，以便管理及照顧兒

童的起居生活。 

 

育幼院每天的作息安排、學習和工作制度猶如軍隊，老師對我們的要求很高。在那

裡，我們接受嚴格的培訓，過集體生活，據知這些都是沿於育幼院的前身，即廣東兒童

教養院的規例和作風，我們只不過現成地把它承襲下來而已。在育幼院裡，兒童每天會

吃早午晚三餐。早餐每人喝一碗奶粉，吃一個饅頭，有時會吃稀粥。午晚兩餐每人有一

碟菜，食的是糙米飯。吃飯前，席上組長會給每人分配半湯匙魚肝油。每逢週末，院方

會加菜，我們有肉類吃，也有湯水喝。兒童們在此環境下都變得精神飽滿，有很強的上

進心。 

 

由於兒童人數眾多，居住環境較為擠迫，所以很多兒童都患上了眼熱病和皮膚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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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了解決醫療問題，在離育幼院不遠的五鳳村便設有兒童小醫院，利用村裡的舊祠堂作

為留醫部，兒童有病可到醫療部診治。醫療部裡有多位醫護人員，亦有多間病房和數十

張病床。若兒童患有一般疾病，便可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到此求醫，輕病者可憑醫生證明

書留在宿舍休息，不須出席軍訓操練，重病者就在醫療部留醫。當時在院留醫的小孩子，

大部份患上紅眼病或皮膚病。為了防止疾病散播，醫院平時沒有空置病床，有時甚至因

病床不足，患輕病者須提前出院。我也曾因患紅眼病，雙眼睜不開，結果須入院留醫。 

 

育幼院的生活很有規律，天濛亮，軍號響，兒童們就立即起床，迅速處理房間內務，

如摺蚊帳、摺被褥、把床上用品收疊整齊。毛巾、漱口盅、食具、鞋履等物品也要按規

定位置擺放。被褥還要用木板壓成九十度棱角，各床間的用品要排列成一線，左右對齊。

這旨在訓練兒童的集體精神。 

 

我們要穿校服。春夏統一穿黃斜短袖衫褲，戴三角欖形帽；在秋冬季則統一穿上黃

布長袖軍裝，戴軍帽。起床後，每個小孩子都穿好校服，靜靜地坐在床前，等候值日導

師前來檢查床鋪。哨子一響，就迅速跑到門外的空地上，按原定列隊的位置站好，待教

官檢查人數後就散隊。散隊後，孩子們回到宿舍拿毛巾和漱口盅，到「漱珠崗」山下的

河邊洗臉。回宿舍後，人人自覺地按照編定的席號入席（每席十人），等候分配早餐。

值日導師吹響哨子，並叫「開動」後，才可進食。 

 

軍號響起後，各宿舍的兒童都穿著整齊的制服，在老師帶領下列隊到大操場參加升

旗儀式和做早操。及後，大家排著整齊的隊伍，在軍訓老師的帶領下進行操練。我們每

天都會學習軍事常識，又會進行軍事操練。我們會進行隊列操、慢步操，又會練習跑步、

臥倒、在地上爬行和掩蔽等，有時還會把被褥打成背包，背著它去進行軍事操練。此外，

我們還學習包紮。由於紀律嚴明，孩子們都專心認真。八百多名孩子列隊整齊，呼聲和

答號聲都十分嘹亮。我們的操練與軍隊的沒有甚麼區別，且天天如常，風雨無間。有時

老師還在中午陽光猛烈時進行突擊操練，以培養兒童刻苦耐勞的精神。 

 

午飯後可稍作休息，下午其餘時間會學習編織藤器，或分組到菜園勞動，或做些打

掃衛生的工作。日落黃昏，軍號響起，我們又要列隊到大操場參加降旗儀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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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膳後，我們結束緊張的生活，可以放鬆下來，三五成群漫步到「漱珠崗」下的石

榴江小河嬉泳，有時甚至約三兩知己，在繁星月色下，坐在山崗或小溪旁，思憶家鄉，

細談國事，展望將來。我們年紀雖小，但在群體生活中，人人意志堅強，都懷有一種將

來報國的遠大理想。夜晚十點會集合點名，然後睡覺。我們很自覺地遵守院規，哨子一

響，宿舍內外即無人聲，只有聽到四周的蟋蟀聲和看到螢火蟲在窗前飛過。 

 

隔週星期六，各宿舍就進行衛生大掃除，孩子們分工合作，打掃環境，清洗床板、

蚊帳和被褥，並放到陽光下晾曬。我們從中養成互助互愛的精神，相處如兄弟姐妹一樣，

一人有事眾人幫。年紀大的孩子，總是爭先報名，勇於承擔種菜、鋤地、澆水、施肥等

工作。 

 

1947 年，廣東第二育幼院在國家及社會人士的關懷下，興建了三座建築物，中間

的是大禮堂，而左右兩座是「愛國堂」和「力學堂」，內設多間課室和圖書閱覽室。這

三座建築物落成後，我們從此就歡天喜地手執書本，踏進新教室接受文化教育。每逢節

日，師生雲集大禮堂，各班級分別登上舞臺表演文藝歌劇和舞蹈。我們有時會雄亮地歌

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和《大刀進行曲》，有時會在晚上觀看愛國教育電影。那時的生活

可謂多姿多彩。 

 

在兒教院——育幼院的施教過程中，貫徹「管、教、養、衛」與「家、校、場、營」

兼施的方針，將兒教院打造成難童的大家庭、大學校、大工廠、大軍營，使難童得到嚴

格的、艱苦的鍛鍊，在整體素質上得到全面發展與提高。 

 

彈指間，七十年過去了，兒童教養院在國難中誕生，在戰火中不斷成長。我們自小

在這個大家庭裡受到「家、校、場、營」的培養教育，因此懂得自立、刻苦、勤儉和自

強不息。昔日來自五湖四海的赤足小孩，同生活，同學習，同勞動，同軍訓，同歡笑，

所謂患難心相連，所以無論在何時、何日、何地，我經常追憶那段難忘的歷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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